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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预科的日子

从来到德国的第一天起，我抱着“早日考进大学”的念头，日

夜努力奋斗着，像个秀才般寒窗苦读。 在开头的一段日子里，承受

着学习的压力，加上独自在外，人地生疏，远离亲人，生活的感觉

非常不爽。

在等待预科入学考试的日子里，已经进了大学、在学海里沉

浮了多年的朋友们，除了激励我好好准备考试之外，说得最多的

话，恐怕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我

当时很不领情地回了他们一个大白眼， 心里在嘀咕：

各位大哥大姐啊， 你们是看人挑担不吃

力，只会说说风凉话！

德国的大学看不起中国的学历，不喜

欢和你进行“等价交换”。中国普通大学一

年级的学生，统统只被他们视为高

中生。 要申请德国大学的中国学

生， 必须是十二年制高中毕业，参

加过高考， 而且在大学至少已经

修业两年。 想申请参加大学预科

“早日考进大学”

波恩大学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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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中国学生，必须是高中毕业，高考进入大学，并修业满一年。

只有上海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四所与德国大学有合作项目

的学校的学生，这项要求可以松动一下，在这几所大学修完一年

课程 ， 即可

直接申请德

国大学 。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 即使拿

到了大学的

录取通知 ，

还不能直接

进 学 校 上

课，必须先要过一道语言关。

两年，只有两年的入学准备期啊！ 这个时间算长不长算短不

短。在国内上完大学的人来德国留学，要拼死拼活地考过 ＤＳＨ，才

能正式进大学上课；在国内还没有上大学的，以及只读过一年半

载大学的人，两年内除了学语言，还必须修完为期一年的预科。

对于每个还没有正式进入大学的中国学生来说，入学准备期

的每时每刻都紧张得像是在打仗，更要命的是，这还是一场空前

绝后的持久战，不是一天两天能结束得了的。 因此，享受生活这种

奢侈的事情，在睡梦中也少想为好。 这些已经在大学就读的前辈

们，想必也有过此番经历，可他们怎么就能这么快地好了伤疤忘

了痛，无关痛痒地在一旁嚼嘴皮子呢，真是不可理喻！

即将正式进入预科学习了。 头一天，我还沉浸在金榜题名的

２００１年圣诞前夕，在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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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里，第二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却陷入了莫名的悲哀之中，突如

其来的空虚让我感到无所适从。 同样是刚刚摆脱了紧张考试以后

的真空期，在国内，高考后我还知道拉着同学去大吃大喝游山玩

水，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竟然不知该如何去享受生活了。

我一直自以为考上预科，就等于踏上了另一个社会，成了真

正的留学生了。其实不然。在预科课堂里，德国学生自然是一个也

见不到的，他们十三年制高中毕业，直接进大学，不需要预科这一

个阶段。 预科班里，除了几个上了年纪的教书先生是大学里派过

来的，其他的情形和语言班时没什么两样。 至于这些预科学生的

身份，也有些蹊跷。 用我们校长的话来说，预科就是个没人要的小

孩，经常会被人家当做皮球踢来踢去。 说说是大学附属的，人家大

学又懒得管你。 我们在大学领的学生证，过着却是与中小学生同

一时间的公立假期，而参加的保险还只能是语言生那样的私人保

险。

这种感觉说有多怪就有多怪了。 就连出门办事，自己都得长

个心眼，生怕不太懂行的人，把你错归类为语言生。 然而，在对外

办事时，一再声明自己是大学生，不仅看似有些多此一举，自己更

觉得有点名不副实。 还大学生呢！ 就连投的保险都不是大学生必

须参加的国家公立保险。

不过，并非全德的预科都如出一辙。 德国的教育法规是由各

州的教育部门自行制定的，一些规定细则不尽相同。 这一点在大

学录取通知书上反映得最清楚，上面会写上按照这个大学所在州

的教育法规第几条第几则的规定你被录取了的字样，好像这是法

律赋予你的权利，学校只是遵章办事而已。

4



老师真是得罪不起

第一天坐在预科的教室里，大家认认真真地听班主任念规章

制度。 还没等她念完，我早已是心凉了半截。

制度规定：每天不准迟到不准早退；每节课都要考勤，预科的

校长直接掌握着每个学生的出席情况；老师布置的作业要按时上

交，这关系到你的平时成绩分；上课时，你最好从开学一直到学期

末，还坐在第一天坐的位置上，以免点名时被漏掉（说不定，班主

任哪天心血来潮，还会强行给你安排同桌）；一个月旷课超过二十

课时，就会被踢出预科……搞什么呀，简直把我们当成了小学生。

开头几天，大家还比较守规矩，时间一长，情况就有了变化。

坐在预科教室里上课的各国学生，年纪都半大不小了，自然也不

会像小朋友那样， 乖乖地听从校

方的要求。 而做事一向谨慎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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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生，也不时会流露出他们的圆滑。 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我们这

些孩子什么样的清规戒律没有承受过？ 在我们眼里，老师个个都

是纸老虎，那些所谓严厉的惩罚，也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少看见

谁真正挨过罚的。

按照以往的经验，对老师来说，学生的成绩是最重要的，成绩

好的学生，一切大过小过都能免去不谈；成绩差的嘛，那最好还是

乖乖的，不要有什么风吹草动了。 估计天底下的老师都是一个心

思，德国的也不会例外，只要令人满意的成绩摆在那儿，也就不会

有什么人来对你管头管脚了。

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老师对学生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的。 不来上课的人，只要第二天递上一张医生开的病

假条，也就没事了。 也许，有可能是忠厚老实的德国老师们，实在

没有遇到过这般狡猾多端的学生，才会如此容易地被骗进。 当然，

多数的学生平时缺课，也只是偶尔“小来来”，贪图的只是混个轻

松学习轻松生活。 可还是有一两个狂妄之徒，错把老师当成傻子，

认为踏进预科就等于上了保险。 他们的想法是，不论怎么样，预科

总是会毕业的，大学也总是有得读的。

终于到了秋后算账的日子。 先是听闻，上一届就快预科毕业

的学生里，有个中国学生，旷课一个月，来考试的时候，还没进考

场，就在门口被告知已经除名了。 据说，此人此前也是按照校规，

给老师递了假条， 含糊其词地说是去陪伴来德国探亲的母亲，然

后也不等校方批准，就自说自话地走了，一个月没来上课。 校长明

知其中有诈，也不当面点破，既然你是含糊其词地请假，那我就来

个糊里糊涂地把你开除，连一个申辩的机会也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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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班里一些“劣迹斑斑”的学生开始心存戒备，行动上有

所收敛。 但还未等他们来得及闻风收拾残局，各式各样的警告信

就如雪花般飞来了。 事后，我们那位多事的班主任每次上课点名，

还不忘提醒一下班中的各位 “危险分子”， 搞得大家惶惶不可终

日，都在私底下小心翼翼地点数着自己的罪过，唯恐有什么地方

疏忽了，被记在老师的账本上。

哎哟，德国的老师真是得罪不起，表面看似糊涂，其实心里一

本账算得清清楚楚。

德国的预科， 有为申请不同专业方向所开设的课程：Ｔ 课程，

为技术、数学、自然科学的学科；Ｍ 课程，为医学、药学、生物学等

相关学科；Ｗ 课程，为经济、社会等学科；Ｇ 课程，为德国文学、史

学和哲学的学科；Ｓ 课程，为所有语言学科（德国文学除外）而设的

课程。

一般的中国学生都是雄心勃勃，不是将来打算读有关信息通

讯的专业，就是直指名校的 ＢＷＬ（Ｂｅｔｒｉｅｂ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Ｌｅｈｒｅ）———

企业管理，所以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读 Ｔ 课程或者 Ｗ 课程。

Ｔ 课程被我们公认为在所有课程中最容易通过认定考试

（ＦＳＰ，Ｆｅｓｔ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ｐｒ觟ｆｕｎｇ）的。 除了德语，Ｔ 课程要学的只有数理

化，而它们对德语的要求相对于其他课程又不是很高。 Ｗ 课程由

于是针对文科的，国民经济、社会学什么的，这种要搞点文字游戏

的课程对德语要求很高，另外还要加一门英语，整天对长篇大论

进行德译英、英译德的，有一定的难度。 尽管我读的是 Ｔ 课程，但

平心而论，Ｗ 课程的“１ 分”较之 Ｔ 课程的“１ 分”，含金量可要高得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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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在预科里规规矩矩读书，并能读得进书的学生，虽

然被管束得感觉上有些累人， 但在学习上不会觉得有什么别扭，

轻轻松松地就能拿个优秀学生。 然而，真正的大学生活据说远非

如此简单。

头脑发胀的“研讨”课程

大学的课程分为基础课程 （Ｇｒｕｎｄｓｔｕｄｉｕｍ） 和专业课程

（Ｈａｕｐｔｓｔｕｄｉｕｍ）两个阶段。 基础课程一般规定四个学期修完，通过

一个“阶段考试”（Ｖｏｒｄｉｐｌｏｍｓｐｒüｆｕｎｇ）后，才能进入专业课程的学

习。各科系都有必修课与必须取得的自选课“修课证明”（Ｓｃｈｅｉｎ）。

集满一定数目的“修课证明”，则是参加“阶段考试”的通行证。 “阶

段考试”时，学生往往必须做个口试或书面报告，或者做个笔试，

得到认可后，才可以拿到专业课程的注册资格。

别看这薄薄的一张“修课证明”，简直可以愁死一大帮子中国

留学生。 波恩大学信息系那个号称德语接近母语水平的少迩，据

说与德国邻居斗嘴都不打格楞，他第一次雄心壮志去考一门课的

“修课证明”时，就被凄凄惨惨地打下阵来。 具体缺在哪里，我们也

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他被通知考试没有通过需要补考的那天，我

和集人的手机都快被他给打“爆”了。 他在电话里，一会儿满嘴上

海本地粗话，一会儿大呼活不了了。 看来由于这一次考试，他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被打击得体无完肤了。

如今又是两个学期过去了， 少迩已经开始专业课程的学习，

可听说让他脸面无存的那一门的“修课证明”还没有去拿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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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他是想争一口气，等那个批他不及格的教授再教这门课的时

候去补考，以证明上一次的无辜。 可是波恩大学信息系有 ２０ 多个

教授轮番给低年级学生上基础课程，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少

迩一雪前耻。

另一个让中国学生头脑发胀的东西是“研讨课程”（Ｓｅｍｉｎａｒ）。

德国的大学常见的几种上课形式包括 ： 讲座课程 （Ｖｏｒ－

ｌｅｓｕｎｇ），入门课程（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练习课程（üｂｕｎｇ），研讨课程［（分

初级研讨课程（Ｐｒｏｓｅｍｉｎａｒ）和专业研讨课程（Ｈａｕｐｔｓｅｍｉｎａｒ）］，实习

课程（Ｐｒａｋｔｉｋｕｍ）和辅导课程（Ｔｕｔｏｒｉｕｍ）。

讲座课程大都是大课。 一个教授在大课堂里，面对上百个学

生侃侃而谈。 一开始上课，有人对教授讲了些什么听不懂，是很正

常的事情。 如果一个学期下来，还是听不懂，可就不正常了。 这种

最常见的大课，一般都安排在大清早。 如果听的人多，还需要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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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占前面的座位，坐在后排会影响听课的效果。 实习课程，在专业

课程阶段或者理工科的科系里是很常见的。 辅导课程，则是高年

级的学生指导低年级的学生熟悉练习及作业。 入门课程、练习课

程和研讨课程，都是属于要求老师和学生双方互动的上课形式。

所有课程中， 以研讨课程最为引人注目， 因为在这个上面

“死”的人最多。 研讨课程就是各位学生根据这门学科的内容，自

选一个主题，脱离稿子作报告，报告结束以后，再接受教授和同学

的盘问。

研讨课程对语言的要求相当高， 如果一个学生上台讲述，说

的东西别人听不懂，那就有些麻烦。 特别在最后自由提问的时候，

那些提问都是即兴的， 如果回答得不能令一些挑剔的同学满意，

或者根本让人听不明白在说些什么， 那种场面是十分糟糕的，结

果也可想而知了。 即使顺利地通过了同学这一关，要想让教授说

出赞扬你的话几乎也不大可能。 只要报告结束之后，教授对你没

有什么问题提问，那就是大吉大利了！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办法还是有的。 比如说，可以用英

语来完成你的演讲。 特别是对于电子信息这类学科的学生来说，

日常的学习里英语就占了很大一个比例，有些课程甚至就是直接

用英语来教授的，因此用英语来完成某一科的演讲，是完全可以

的。用英语讲述较之德语，演讲者的难度就一下子降低了许多。相

反，德国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也不敢自夸，所以懒得提许多问题

来为难演讲者。

当然，关于大学的课程种种，在读预科的我还只是听说，没有

亲身感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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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预科毕业是在年初，由于我所修的信息学各个大学都是在冬

季开学，以至于我有了一个悠长的假期。 五月里，我收到了几个大

学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即将跻身于大学生的行列了。 在卡尔斯鲁

厄读大学二年级的表姐，偶尔打来的慰问电话，也是在着急地催

我，要好好选一下，究竟去哪个大学。 我最终选择了去以理工类课

程见长的亚琛工业大学（ＲＷＴＨ Ａｃｈｅｎ）。

也许就在明天，那些做不成大学生的烦恼与唠叨，会被我毫

不在意地抛到了脑后；也许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又会陡增了一大

堆让我愁白了头的烦琐小事。 那如同天书般的专业课本，那众人

注目的沉重压力，还有那似乎永无止境的大小考试，都是一个个

难过的坎。

哎，漫长的大学阶段，有得让人忙乎了，可怜我的青春啊。

也许国外的大学都是如此这般，只是我孤陋寡闻，没有涉足

过世界各大著名高校，才会在这里大惊小怪，向大家讲述德国大

学是如此如此的与众不同。 作为一个留学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

有想清楚，能在德国的大学里就学，到底是一种荣幸还是一种受

罪。

不过，无论怎么样，世间万事，只要习惯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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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女生西贝

第一次看见西贝，是在波恩大学预科入学考试的考场上。 那

时正值预科校长作完考试前的演讲，紧接着是填写表格。 个人资

料、住房申请……各种各样繁琐的表格铺天盖地飞了过来，要求

我们当场填写好。 就在大家手忙脚乱左顾右盼，操着各自的母语

问东问西的时候， 忽然听见前排有个女生很大声地在问监考老

师：“这么随意地坐位子，怎么能保证考试的公正性？ ”口气很冲，

气势汹汹地像是在质问。 那听起来让人颇为费解的发音像是亚洲

人，说不定还是个中国人。

我很好奇 ，

停下手中正忙

着的活，抬头朝

前排张望。 只见

一个身材瘦弱 、

梳着两根细细

的麻花辫的小

女生，坐在位子

上费力地挺着

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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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子，手中执着一支长长的铅笔，一边说话一边还不自觉地戳戳

点点，那副义正辞严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 我扑哧一下笑了出来，

本以为只有像我这样对考试各项程序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人，才

有闲工夫折折纸飞机开开小差的。 山外

青山楼外楼，还是有深藏不露的高手能

如此地镇定自若。

开学的第一天，意外地发现这个小

女生和我是一个班，说她是小女生似乎

欠妥，提及年纪，她整整大了我一年，骨

架也不算小，手掌一摊开比我的还大上一圈。 可就是瘦，皮包骨头

的让人看了心痛，泛黄的头发稀稀拉拉的没有几根。 班主任老太

太头一天看见她，就拽着她的细胳膊大声嚷嚷着：“西贝，你太瘦

了！ ”还好班级里中国学生有一大帮，若只有西贝一个中国人的

话，难保多事的班主任不会借题发挥大谈中国人权。

一开始以为西贝是不舍得吃，如同许多深知父母辛苦，一味

省吃俭用的留学生那样。 相处久了，我才恍然大悟，根本就是小姑

娘挑食又爱吃零嘴，孩提时养成的恶习日积月累，才修炼出她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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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模样。 此外，消化系统不佳也是她的难言之隐，普通的奶酪就

足以让她羸弱的肠胃闹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所以在吃的方面很

挑剔。 平时午餐时间也从不曾见她涉足大学食堂，顶多坐在教室

里啃啃干面包饼干什么的。

不愿按部就班

正式开始上课了， 小女生西贝的过人之处才渐渐显露出来。

数理化成绩好那不稀奇，中国学生在德国老师的眼里，个个都算

得上是优等生。 令我佩服的还是，西贝在德语课上不仅能对答如

流，还能不慌不忙地和老师同学讨论问题，有时会争辩得面红耳

赤。 说句心里话，和开口噼里啪啦不打顿的德国人交谈，我是一直

心有余悸的，一紧张说出来的德国话就不顺了，因此在气氛激烈

的场面，我尽量避免开口，在旁边当观众。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们的第一学期即将结束。 与此同时，第二

学期的学生正焦头烂额地在为认定考试作最后冲刺。 由于第一学

期的各课分数不计入最后的总分，同学们心态平稳，笃笃定定地

在混日子。 可是，我们班里就有这么几个人，不肯乖乖地按部就班

地升入第二学期。 一个是德语免试的上海男生集人，一个是我，另

一个就是西贝了。 我们想提前将有些课的认定考试拿下来。

集人来自上海同济大学，本来就是天资雄厚，加之德语免试，

拿个 ０．７（最高分）绝对是囊中之物，他想早早结束预科的全部考

试进入大学也是无可非议。 我呢，觉得试试也无妨，计划先解决掉

数学物理两门强项，下个学期好集中精力，慢慢修我的德语。 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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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打算考物理，她的理由听上去就让人有点啼笑皆非了。 她说不

喜欢上物理老头的课，只要考过了，就不用天天干坐在课堂里，听

老头谈山海经了。

我们三个人使出浑身解数，迎接让人精神振奋的认定考试。

考试那几天，除了本人受上天“眷爱”躺在医院里养伤之外，

集人和西贝都在考场上挥汗如雨。 事后，听别人对我说起考试后

的一些情景。 那天笔试一结束，集人一副成竹在胸、全盘皆在掌握

之中的模样，话也不愿多说，飞车赶回家和网友神聊去了。

西贝就完全不一样，从走出考场开始，她那张嘴巴就没有停

过，因为她有一题的公式写反了，可能会因此扣掉整个一大题的

分数。 事情这么简单倒也好办了，偏偏西贝依稀记得，在厚厚一叠

教材的某处细如蚊蝇的小字里见过那张面孔。 于是，她就一口认

定，是那个出考题的老头故意为难人，什么题不好出，偏偏出那只

有一面之缘的知识点。

嗜“分”如命

西贝就是爱钻牛角尖，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自己一笔带过

的就是不重要的，自己没有看到的就是不要考的。 可是她怎么就

没有想到，教第二学期的物理老头就曾经兴师动众地花上两三节

课的时间，在这个小公式上大做文章。 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

的物理老师不也是丢开书本，整天海阔天空地什么都讲吗？ 都出

来这么久了，还是只认书本。 一副中国应试教育制度下，战战兢兢

的小书虫的模样，这种牢骚说出来，只会惹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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